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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楚韵：荆楚画派的艺术风格论1

邓鸿涛

（湖北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画派研究是明代董其昌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1世纪初期定型的荆楚画派重视传统，以

其明确的指导思想、熟练的笔墨技巧和生动的作品气韵，迅速成为中国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派之一。荆楚画派的

艺术追求和实践探索主要体现在：崇尚浪漫思想，气韵灵动飘逸；倡导传统精神，笔墨相映成趣；追求博大厚重，

色彩奇幻瑰丽。荆楚画派虽然目前处在艺术探索的初期，艺术表现语言没有高度统一，但在理论共性与个体自觉、

继承传统与时代使命、厚植根基与创新发展等层面都为今天湖北绘画艺术界带来了不少有益启示。

【关键词】：荆楚画派；国风楚韵；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K203；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8）03-0159-07

辛亥革命后，文艺革新成为历史潮流与趋势。全国文艺界积极探索，在 20世纪涌现出京派、浙派等一系列特色鲜明、影响

卓著的画派。与此同时，荆楚大地的艺术家也开始了营建地方画派的早期探索。21 世纪初荆楚画派基本定型，它重视传统，以

明确的指导思想、熟练的笔墨技巧和生动的作品气韵引来学界的关注和热议，迅速成为中国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派之一。

画派研究是明代董其昌以来[1]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早已有不少学者对京派、浙派等 20 世纪涌现的重要画派进行过深入

研究，而对于经百年孕育而新生的荆楚画派，学者们的研究和论述屈指可数：2010 年边广兰在其发表的论文中率先提出了“荆

楚画派”这一学术概念。之后许多有关荆楚画派的学术讨论，多散见于湖北本土的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对画派流变及艺术特征

的把握深度有限。2014 年大型系列画集《荆楚画派——中国画名家作品集》出版，因其以作品展示为主，并未对荆楚画派进行

理论总结。而就湖北艺术界的现状而言，荆楚画派的理论研究和其实际影响力并不匹配，因此清晰梳理荆楚画派的流变、艺术

追求并思考其当代启示，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荆楚画派的由来

如果我们把 20世纪出现的京派视为“北派”、浙派视为“东派”、岭南画派视为“南派”、长安画派视为“西派”，荆楚

画派则可视为“中派”，各派的旗帜都非常鲜明。20世纪 20年代出现的京派[2]可分为两路，一路是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的传统

路线，另一路是继承发扬徐悲鸿、蒋兆和等人西学东渐的美学理念，严谨、深入、厚实，推崇现实主义风格[3]。浙派以方增先、

周昌谷、李振坚等人为代表，他们在继承传统笔墨和花鸟画特点的基础上，注重书法用笔，融灵动、滋润、变化、多彩等特点，

展示了江南人的灵秀聪颖。广州的岭南画派以杨之光、伍启中、林墉等为代表，他们继承高其佩、赵少昂、关山月等人的笔墨

色彩，笔法清润、流光溢彩。注重装饰性造型，擅长使用重彩勾填法，华丽饱满，轻盈多姿。西安的长安画派，以赵望云、石

鲁首倡，刘文西、王有政、郭全忠等为中坚，他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笔墨厚实、质朴，着力塑造西北庄稼汉淳朴、憨厚，豪

放、粗旷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诞生的第一个地域性画派是出现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关东画派，它以沈阳为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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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烈、孙恩同、王绪阳、许勇、赵华胜等为代表。该画派的艺术主题鲜明，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在绘画风格上，

造型扎实、墨色浓郁、厚重、注重气势，拥有《八女投江》（1957年，145cm×392cm）等一系列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

20世纪六七十年同时出现了浙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

与这些地域性画派的流变相对应，作为“中派”的荆楚画派可如此界定：荆楚画派是以当代湖北省会武汉为集聚中心，以

湖北省国画院为大本营，以荆楚文化精神核心为给养，以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为宗旨，以湖北风土民情为主要表现主题，以传承

创新国风楚韵为艺术精神，能兼收并蓄现当代绘画艺术的各种营养元素，具有鲜活生命力和蓬勃发展前景的地域群体性画派。

荆楚画派的肇端，始于 20世纪初湖北地区的现代美术教育。当时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上海美术专

门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现代艺术教育机构相继成立，其人才培养和艺术风格传承影响至今。1920 年 4 月创立的“武昌艺

术专科学校”（初名“武昌美术学校”）则是中部地区美术教育的重要代表。武昌艺专的办学从中学部到专门部，从学校因战

争西迁到和平后重新回迁武汉，又数次重组、合并，最终形成了今日蓬勃发展的湖北美术学院。这所学校坎坷的办学历史，加

上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这三位武昌艺专的肱股之臣丰富的学艺经历，间接地为武昌艺专带来了融合各派之长的机遇。武昌

艺专是孕育荆楚画派的摇篮，是中部地区绘画艺术生长的重要园地。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等先辈们成为了荆楚画派的第一

代奠基者。他们培养了汤文选、周韶华、鲁慕迅、冯今松以及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邵声朗等后辈之中流砥柱。如今，周韶华

等名师又培养出了陈迪和等新一代的荆楚画派中坚力量。

2010 年边广兰发表文章《论荆楚画派的构建》，率先公开提出了“荆楚画派”这一学术概念。2012 年 10 月，由湖北省文

联主管的省级专业画院一湖北省国画院应运而生。该画院陆续聚集了全省 60多位志同道合的优秀国画家。2013年 3月，湖北省

国画院首次举办院展。全国著名美术评论家孙克、王镛、尚辉等专家在研讨会上指出，这个朝气蓬勃的学术方阵可以称为“荆

楚画派”。同年 4 月，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与湖北省国画院院长陈迪和等人座谈时提出，要吹响“荆楚画派”的集结号。同

年 12月，“荆楚画派”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的肯定，并题写了“荆楚画派”的牌匾。2014年 1月，《美术报》专版介

绍了“荆楚画派”的 35位画家。同年 2月举办的“丹青楚韵——湖北省中国画晋京展”更是对“荆楚画派”在全国书画界的脱

颖而出起到了催化作用。同年 12月，大型画集《荆楚画派——中国画名家作品集》丛书正式出版发行，并被收入中国文联 2014

年年鉴。全套画集收录了湖北省 48 名知名画家近 1500 幅作品图片，“以期梳理当代湖北中国画学的文脉与特征，探寻地缘文

化对中国画现代性转型持久而深刻的影响”[4]1、比较 2014 年 1 月《美术报》专版介绍的“荆楚画派”35 位画家名单和同年 12

月大型画集的 48位画家名单，可以发现：①安忠、余昌宇、张健、邓朝金、戴启顺、刘革法、王振杰、胡长森、刘成春、卢平

安、涂同源、胡智勇、曹晓凌、程志辉、闵鹏、陈迪和、叶利平、胡学武、刘正洪、谭崇正、郑瑰玺、李平、徐进波等 27位画

家两次均在列。②画集的名单中去掉了《美术报》名单中肖安民等 8位画家的名字；增加了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周韶华、

汤文选、陈作丁、张善平、鲁慕迅、冯今松、梁岩、汤立、孙恩道、魏金修、陈孟昕、李乃蔚等 21位画家的名字。尽管“荆楚

画派”代表画家在发展变化，但核心代表人物基本稳定，而且逐渐体现出清晰而有序的历史传承性。

可见，“荆楚画派”经历了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等先辈的奠基，经历了开启中国画新风尚的汤文选、周韶华、鲁慕迅、

冯今松等前辈的引领，现已初步形成了以陈迪和、安忠、余昌宇、张健等人为代表的中青年画家群体。

二、荆楚画派在理论追求与实践探索中形成的艺术风格

荆楚画派强调在回归中国画传统笔墨精神之基础上探索创新，这种创新又和弘扬国风、楚韵紧密相连。荆楚画派已经初步

确立了“传承、创新、国风、楚韵”的艺术精神。孙克、王镛、尚辉等全国著名美术评论家也曾在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湖北省

国画院在中国画的传统回归和现代化拓展上走出了坚实的步伐，并已从传统的荆楚文化内在精神深处呈现出中国画的现代性延

展。

（一）崇尚浪漫思想，气韵灵动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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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画派的血液里崇尚浪漫思想，这一思想促使其不断追求气韵的灵动飘逸。荆楚画派所崇尚的浪漫思想，渊源有自，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荆楚文化中的老庄玄学精神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深度浸润。老庄玄学是魏晋时期到宋朝

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研究和解说老庄思想为核心的一种哲学思潮。“‘有无体用’、‘虚静逍遥’、‘得意忘象’作为

三位一体的玄学本体论，为意境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本土思想资源。意境是‘意象’与‘气韵’两大审美范畴的融合”
[5]
。因为老

庄故地在传统的荆楚之域，因此其后的玄学思潮对荆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表现在艺术上则体现为：对自然美的欣赏

突破了“比德”的窠臼，转向注重欣赏大自然甚至宇宙自有的勃勃生机和审美价值，所谓“道法自然”。这直接影响到“中国

绘画艺术的重心——山水画，开端就富于这玄学意味……，它影响着一千五百年，使中国绘画在世界上成一独立的体系”[6]187。

荆楚画派的画家们对玄学的思想有天然的继承和自觉的融汇。他们强调审美主体的超越世俗心胸和审美素养，这样才能具

备发现美、捕捉美的能力。他们重视“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宇宙本体的构成部分，人和客观世界总是相互包容，和谐统一。

画面中用笔、用墨、用色等都是和画家的内心情感相统一的。荆楚画派的造型思维反映出整体意识和直观感性把握、主张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重视人的情感体验，在创作的意识层面有对宇宙观念的宏观把握。

荆楚画派强调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荆楚文化的传承。荆楚文学中以《楚辞》为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对荆楚地域的

文人传统、文化传承以及艺术流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上承庄子的浪漫主义哲学精神。荆楚画派画家们的思想自由浪漫，这是

流淌于他们血液的一种内在气质。他们的审美思想世界里十分重视元代山水画家黄公望所说的“随机应变”。绘画创作中，时

常会出现一些偶然的审美因素影响，随机应变地抓住这种偶然，往往成就自由自在、始料不及的审美效果。中国画的写意性和

随机应变可以说是相伴而生的，或意在笔先，或笔在意先。往深层思考，随机应变其实包含了“法无定法，非法法也”的哲学

思想。荆楚画派的画家对老庄哲学和浪漫主义艺术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们认为：“人品、学养、天分，是实践美学的决定性

条件，意境创造是中国画的灵魂，神韵是化境的最高表现，……‘道法自然’……是天地同和这个大规律。”[7]这里的神韵就是

气韵。“气韵生动”是南齐画家谢赫《古画品录》之“六法论”的第一论和绘画品评的最高标准，它是指中国画的内在神韵达

到了一种生命的律动。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指导中国画创作与品评的最高准则。

孙恩道的《一帘幽梦》（2006年，136cm×68cm）描绘了一位妙曼的女子，她手执团扇，倚坐榻前，顾目而盼，室内的盆栽

梅花、兰草、女子身后的竹帘，竹帘后面缥渺的树冠，共同营造了芝兰之室的幽香。这件作品在画面所描绘的内容上抒发了画

家的浪漫情怀，在墨色变化、空间营造上体现出气韵的灵动飘逸。他的《阳春亮宝图》（2011年，68cm×l36cm）以雅致的淡墨

淡彩描绘了一组文人雅士鉴赏书画作品的场景，画中的佳人、佳作、被鉴赏的精致手卷、画筒里的卷轴、桌案上的典籍、瓷器、

窗外的梅花，一应俱全但都不追求细节雕饰，人物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栩栩如生。作品的灵动气韵，既体现出画中人物的高

逸格调，也展现了画家本人的浪漫思想。

胡智勇内心的浪漫主义情怀，使他在云南少数民族女子形象上找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婀娜多姿的傣家女孩，纵情欢乐的

泼水节，热情开朗的民族性格，都使他流连忘返。《有梦的季节》、《澜沧江畔》系列、《水之祈》系列都在以俸家女孩为载

体纵情抒发他的自由浪漫情怀。他的《香溪伊人》（2013年，136cm×68cm），用极淡雅的笔墨描绘了昭君进宫前的温婉、可爱、

朴素、甜美、水灵和阳光等形象气质。昭君回首顾盼，背景处理寥寥数笔，自由随意。画家以自由浪漫的想象刻画出了昭君呼

之欲出的动人形象，令人难忘。

谭崇正的《怀素书蕉图》（2013年，136cm×68cm）中，怀素和尚盘腿席地而坐，一手握长毫，一手拂袖，以蕉叶为素，弓

背侧目，挥毫习书。谭崇正笔下的怀素和闲置于地的茶壶、果盘，身后的顽石、芭蕉、竹子一起，构建了一个自得其乐、物我

两忘的艺术境界。画家谭崇正通过《怀素书蕉图》、《鸣琴图》（2014年，68cm×68cm）、《音传古今知音稀》（2014年，136cm×68cm）

等一系列作品从描绘内容上诠释了其自由浪漫的审美思想，而在笔墨语言和人物造型上表现出灵动飘逸的气韵效果。传统中国

画有墨分五色之说，五色乃焦、浓、重、淡、清是也。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家》里说“运墨而五色具”，而谭崇正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在水墨技法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在精研前人“五墨”的基础上苦苦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九水

一墨”的新理论，致力于开拓淡墨技法的表现力。仍以《怀素书蕉图》为例，整幅作品用墨极其清淡，无一处浓墨，却能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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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感，难能可贵。他的技法语言常常是先用淡墨勾线，墨线半干未干时在局部原墨线的基础上再以毛笔蘸清水复勾，借助宣

纸的自然渗化属性使线条的墨色呈现出半透明的水润效果。另外在某些局部冲以大面积的淡墨色块，仍是在色块半干未干时以

清水复冲，使画面的墨块呈现灵动、飘逸、轻盈、斑驳、水润、清幽、干净、利落等审美效果，淡而不浮，尽显雅韵。

（二）倡导传统精神，笔墨相映成趣

“荆楚画派”倡导创新要根植于回归传统之基础。这种对传统的回归一方面体现在厚重、多变的笔墨语言上，另一方面体

现在飘逸、灵动的意象性造型上。气韵灵动飘逸的意向性造型又和笔墨的使用息息相关。气韵是内在心声，笔墨是外在轨迹。

“笔墨是中国画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以‘骨法用笔’的抒写功能，展现线条的独特魅力，以墨色的独特韵味呈现感人的艺

术效果”
[8]
。考究“荆楚画派”的作品造型会发现，他们反对严谨、扎实、一丝不苟的现实主义路线，而是通过用笔用墨的丰富

变化来展现作品的神采气韵。这些特征都大异于京派、关东画派的现实主义造型方式。陈迪和等“荆楚画派”的骨干成员发表

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其回归传统的观点：“立足传统是中国画发展的根本”[9]，“民族文化的纯正性和独立性是一个民族强大的

象征”[10]。国画泰斗周韶华在晚年也开始注重回归传统。他强调：“要遵循‘道法自然’这个大规律，懂得天地同和这个大规

律，才有大视野、大思维，传承上下五千年的大传统，这样来思考中国画的再发展，才能迎来中国画的新气象、大气象，才能

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冯今松也借用唐代名相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里的话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臣闻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固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

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治艺之道亦然。‘固本’、‘浚源’，为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11]

周韶华的《汉唐雄魂》系列组画构图都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墓室壁画中的飞天、祥瑞等背景形象，中部为西汉霍

去病墓的动物石雕精品为主，下层是表现生产、生活场景的汉画像石。飞天和祥瑞代表的是“引魂升天”的古代朴素思想，陵

墓雕塑作为镇墓兽在汉唐时期广泛使用，代表了对神鬼的敬畏：下层刻画世俗生活的画像石是对人的充分写照。“天”、“地”、

“人”这一古代中国朴素哲学观，在周韶华的作品中以重构的手法呈现出来。我们能清晰地从这一系列作品感受到古代楚文化

艺术精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 T形帛画里映射出来的传统精神。

水墨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自在性、从容性、超越性以及高水平的笔墨所能传递出的永恒的幽静[12]。鲁慕迅的《鱼戏图》

（1990年，68Cm×68cm）以大俯视的两片荷叶作为画面主体，占据了画面 80%的位置，而上下两侧靠近画面边缘的位置，则安排

了密密麻麻的小金鱼，显示出了密中有疏的节奏对比。荷叶不但有强烈的大小团块对比，还有斑驳的色彩，形成波光粼粼的审

美效果。荷叶看似占据了极大的面积，却是为了烘托小鱼，渲染气氛，而与金鱼相映成趣。

余昌宇的笔墨语言也很有代表性。他在创作花鸟画时，重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绘画论著《古画品录》里所说的“骨法用笔”，

着迷于线条的表现力。他不愿面面倶到寻求对象刻画的准确度，而是强调发挥主观性意识，注重强化、夸张对象感人的局部，

笔墨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富有神韵。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底，又有明确的现代性思考，洋溢着画家对

生活和艺术的激情。以其小品画《一路连科》（2014 年，68cm×68cm）为例。占据画面中心的水鸟，画家用酣畅淋漓、极富变

化的淡墨描绘其身体细软的羽毛，完美展现了“水破墨”的传统笔墨技巧。水鸟的头部、脚掌以及配景的两支莲子都以书法用

笔即兴刻画，富有弹性又不失变化。水鸟伸展的翅膀外边缘和尾部，则用浓墨加向外舒展的飞白丝线来展现水鸟主体羽毛的硬

朗感，以及水鸟高超的身体平衡技巧。整幅作品“笔简意赅”，既展现了中国画线条造型的独特魅力，也充分发挥了笔的灵动

飞舞和墨的干湿浓淡。

对中国画家而言，如何更好地运用毛笔，其实是一种方法论。陈迪和可以说是荆楚画派新生代的核心人物，他继承传统用

笔方法，又在不断的探索中开拓出了独特的方笔山水。“‘陌生’的方笔山水开创了一个属于陈迪和，也属于中国的山水文化

新篇章……他是少数能够把握传统艺术奥要的人，也是少数能够弥补传统空白的人”[13]9。中锋、侧锋和逆锋是众所周知的三种

主要笔法，三种笔法又幻化出了勾、皴、点、染、浓淡、干湿、方圆等多种笔法，传统笔墨功力极其深厚的现代山水画大师黄

宾虹也提出过“平、圆、留、重、变”的用笔主张。黄宾虹的所有用笔主张都是基于锥形笔尖基础上的中锋用笔。而陈迪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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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笔法”看似陌生，其实也有深厚的传统渊源。“南宋四大家”之一马远以斧劈皴画山石，就是使用“方笔法”的一处例证。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里讲书法的用笔之妙时也曾说：“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

者雄强。”魏碑《龙门造像》中对方笔的使用则更为明显，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创造的“漆书”书体更是一个典型例证。

可见，方笔的使用有悠久的传统，只是不曾有前人专门将其发展为中国画的一种笔墨技法。陈迪和的方笔山水虽然呈现出满构

图的效果，却能满而有序，不失空灵，笔墨精于变化，节奏和谐有趣。他的方笔法并不是每一笔都用，而正是像康有为所说的

能圆能方，因形而异，随机应变，自然生发，幻化无穷，自然天成。所以，以陈迪和等新生代核心人物为代表的荆楚画派，既

在延续传统的笔墨精神，又在努力开拓前所未有的新的笔墨表现空间，追求笔墨相映成趣的审美效果。陈迪和的艺术追求在其

《鼓鸣山写意》（2010年，180cm×97cm）、《乡路》（2010年，180cm×97cm）、《大洪山》（2014年，248cm×l29cm）等一

系列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在这些作品中，扁平状的笔墨效果上下左右、宛转翻飞，刷染、点染相融或互破，显示出巧妙的

层次感和空间感。

笔、墨等工具媒材的不断进化，为中国画本体生长提供了首要的动能，而笔、墨、色相互交融，综合运用，又生发出多样

化的中国画表现语言[4]。孙恩道的《研墨图》（2011年，136cm×68cm）通过奇巧地设计一片芭蕉叶的造型，顿时活跃、灵动了

整幅画面。这片叶子从画面左侧垂直方向的黄金分割点处生发，通过一条极富张力的弧形叶脉线条将观众的注意力从居于画面

下方的人物形象逐渐牵引到画面上方的空旷地带，再进一步牵引到画面以外。人物衣纹线条的处理，起承转合，尽显传统书法

功底。芭蕉叶子的处理，则娴熟地使用了“浓破淡”的笔墨技巧。

（三）追求博大厚重，色彩奇幻瑰丽

荆楚画派的造型注重由技术升华为“道”，而这一“道”对于荆楚画派的造型而言，尤其体现出化繁为简、博大厚重的特

点。道进乎技，是《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这一故事的核心思想。庖丁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人有

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可见，技术到了这个层面就升华为“道”了。绘画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对绘画事业持之

以恒、锲而不舍，便能逐渐达到和庖丁一样的境界：眼中无牛，心中有牛，心领神会，化繁为简，自由轻松，博大厚重。

李乃蔚是全国屈指可数的重量级国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之一《银锁>>（1999 年，180cm×180cm）耗时两年完成，用极写

实的工笔画法描绘了一位鄂西土家族姑娘，她身着有碎花蓝布花边的白上衣、大红色裤子和手工绣花黑布鞋，戴银锁，手捧竹

筛，静静地坐在一张带靠背的旧式木椅上，背景是农家小院的秋收场景。她的衣服满是布褶，虽蓬松却不失得体，白皙的手脚

上，隐隐显出健康的脉管。她完全没有城市中美少女所常见的妩媚感和肢体的暴露，而是一种白莲花一样宁静、素洁的美。作

品用浓重的色彩对比，表现了安闲静美的世外感觉。2000 年，该作品作为第九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到日本参展，被日本列人海

报招贴类，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一幅中国画，不相信宣纸和中国画颜料能达到如此厚重、写实、色彩丰富、变化微妙的艺术效

果。《美术》杂志主编尚辉曾指出：《银锁》在中国画传统的边缘又有新的拓展。李乃蔚的人物画富于才华、功力扎实、技艺

精道，具有时代探索精神，形象生动，从而具备经典意义。他的作品正是庖丁所要传达的道进乎技这一重要观念的真实写照。

荆楚画派的画家们遵循老庄思想，认为要顺应自然规律，从微观、宏观到宇宙观来认识整个自然，才有可能进人艺术上的

神韵化境，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画的发展。认为只有遵循“道法自然”、天地同和的大规律，才有可能在作品中呈现中国画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新气象和大气象。

魏金修的《秋实》（2004年，55cm×l91cm）、《露气图》（2006年，84.5cm×290cm）、《荷塘晨雾之一》（2007年，97

cm×227cm）等很多作品以荷花为载体，但抒发的却不是小家碧玉的小情调，而是以极其大胆、极富变化的用笔，塑造出博大、

厚重、雄浑、混沌、饱满、极富张力的造型效果。他用非同寻常的视角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樊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

（2013 年，146cm×360cm）以宏大的构图描绘了湖边的惬意风光。画面中的松树遒劲有力，支撑了画面一半的空间，并外延到

画面顶端以外，松林的缝隙中露出民居、凉亭的一角，有贤者抚书端坐。正应了画中题款：“最爱东湖行不足，绿树阴中听书

声”。即使是幽静的作品主题，也不失博大厚重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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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色奇幻瑰丽是荆楚画派的作品的又一个特色。这一特征和荆楚艺术用色传统一脉相承。楚文化对荆楚画派的色彩运用产

生了直接的影响。楚艺术中有崇尚华丽的特质，并将这种特质物化，呈现给我们一个狂放率直、明艳夺目的色彩美。

在众多诠释荆楚文化的艺术探索中，陈孟昕的作品独特而深刻。他在精研前辈两种传统画法的基础上融会南北，形成了自

成一家的作品格调。他以写意的心态画工笔，又以工笔的意趣画写意。他的工笔画展示出镂金错彩、完整统一的视觉效果。他

的小品画，往往适度变形，透露出素染浅降的清雅、古典的诗意、韵致和结构，耐人品味。北人（燕赵）南养（荆楚）的陈孟

昕，形成了用笔清新流畅、用色细腻凝重，既纤秀浓丽又带有浪漫、诡异色彩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古雅劲健、活泼自在、象在

画外的艺术境界。他的工笔多表现南方民族地区的风俗。蓝绿色是他长期的精神主色。他的作品中天、地、人浑然一体，和谐

统一，如梦如幻。他的作品《一方水土》（1994年，220cm×210cm）中塑造了 100多个苗族风情人物，人物神情动态生动有趣，

造型穿插错落有致，并巧妙运用植物和云朵分割画面空间，表现出在鲜明地域特色的环境中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彰显出他对

生活和生命的赞美。他的作品《暖月亮》（2011 年，220cm×230cm）一反海派之前的传统国画不重视色彩运用的审美倾向，以

奇幻、纤秀、瑰丽的色彩碰撞，清新流畅的艺术语言，通过贵州的朴素风情，营造出诗情画意的浪漫意境，并将人的精神引入

自然的生命，随自然同呼吸。

胡智勇的《生命鼓舞》（2011 年，195cm×l95cm）赋色极显张力。升腾的火焰的色彩充满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大鼓的颜

色和火焰的颜色合二为一，鼓手的手中飞动的鼓棒的火红色又和画面背景中的火红色相得益彰，甚至鼓手的肤色也因为火红的

气氛熏染加之剧烈的舞蹈而变得红彤彤的。荆楚画派的画家们之所以对火红色有如此的挚爱，源于红色和黑色是楚先民在其艺

术中最钟爱的主色调。红色作为楚人用色的主色之一，也有一个自然选择的问题。一是红色波长刺激最远，容易引起楚人的注

意；二是取用方便；三是其颜色可能与维持生命的鲜血和火有关，火（红色）的燃烧和火的熄灭（黑色）容易使人联想到从鲜

活的生命到死亡的过程。同时，火的利用是古人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直接原因，所以楚先民对红色产生一种热爱、崇

拜、感激甚至畏惧之情。红色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象征性，具有英勇、悲壮、激烈、旺盛、温暖、喜悦、圣洁、庄严等象征性。

黑色具有深、广、高、大、神秘等象征意义，可能暗示了楚人对死亡和黑暗的恐惧心理，因此被楚人以崇高而神秘的心态来运

用。我们可以在张肇铭的《杜鹃》（年代不详，70cm×35cm）、胡智勇的《生命鼓舞》等大量荆楚画派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他们

对奇幻瑰丽的楚艺术色彩审美认知的传承性。

三、荆楚画派的艺术启示

荆楚画派艺术理念清晰、宗旨明确，在观念上体现出更强的地域文化自信，而用荆楚画派来定位这一艺术家群体相对于更

早有人提出的长江画派而言，更具准确性和理论性。他们创作出的一系列艺术精品，受到了学界专家和艺术爱好者们的广泛关

注和一致好评。荆楚画派虽然目前处在艺术探索的初期，艺术表现语言没有高度统一，笔墨精神的传统性和艺术题材的地域性

也给了它一些限制，但在理论共性与个体自觉、继承传统与时代使命、厚植根基与创新发展等层面都为今天湖北绘画艺术界带

来了不少有益启示。

（一）理论共性与个体自觉

荆楚画派注重国风，国风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文艺创作的灵魂。所有艺术的形

式语言都是三观的载体。一旦离开了积极、健康、阳光的三观，再有独创性的形式语言也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反映时代精神作

为文艺的重要使命是由文艺的基本性质决定的。荆楚画派画家们有共同的清晰认知：他们的创作只有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这片

热土，其作品才能有特色、有思想、有灵魂。荆楚画派画家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用其独特情感和审美观念去努力创作体现荆

楚文明精髓、反映高尚审美追求、传播积极价值观念和展现鲜明荆楚特色、荆楚风格和荆楚气派的艺术精品。荆楚画派注重楚

韵，即强调有楚地风韵的审美意境。他们笔下的一人一物、一山一水、或是一草一木，都是对荆楚地区风土人情的热情描绘，

饱含着每个画家对荆楚这片热土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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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许在风格上没有高度一致，但无一例外都很注重审美理念上的共性，不断致力于强化地域性的审美风尚。他们所呈

现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趋向，不失为中国画繁荣发展的有益方向。

（二）继承传统与时代使命

荆楚大地孕育出了开浪漫主义文风的伟大诗人屈原。自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就具有了拼搏、进取、开放、创造的明确意识。

荆楚画派抓住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这一历史契机诞生并迅速发展。“荆楚画派”直接继承和发扬了荆楚文化传统精神。这

是基于湖北作为“华中之中”的地理优势、辐射优势和荆楚文化的光辉历史而形成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时代赋予湖北画

家们的使命。

每一个时代都要创造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文化形态，艺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时代性的形式和内涵。荆楚画派作

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生和发展必然受到这一时代精神的规约。荆楚画派的奠基人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等

画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早期探索者，他们所开辟出来的文艺道路为荆楚画派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周韶华、汤文选、

鲁慕迅、冯今松等新中国荆楚画派的中坚力量，对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有浓厚的感情。荆楚画派的新世纪精英，自觉自愿将对国

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由衷的民族自豪感诉诸笔端。从荆楚画派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到，他们倡导传统，注重“道法自然”的

艺术审美功能，但不拘泥于传统，也有使命感，在切实践行通过传统的笔墨精神来完成培养时代精神和当代审美。荆楚画派的

这种艺术担当，值得艺术家们思考。

（三）厚植根基与创新发展

荆楚画派向纵深汲取营养可以在用笔、用墨、用线、用色、气韵等方面致敬楚骚与庄玄的浪漫和阔大，向横向汲取营养可

以进一步吸收西画微妙的光色变化和多样化的造型理念。荆楚画派根植于荆楚大地这片热土，又能兼备世界视野，必能产生更

大的艺术影响力。中国国画学会副会长孙克曾表示，作为楚文化的继承者，湖北画家有望弥补长安画派、浙派、金陵画派等画

派之间的地域美术史缝隙，在全国打响“荆楚画派”品牌。南京艺术学院樊波教授也曾指出：“画派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某种艺

术谱系的形成和成熟，意味着按照某种特定审美原则所构成的艺术系统内在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确证，从而可以从整体上促进一

个地区的绘画水准品质的提升。”[15]

荆楚画派根植于荆楚文化传统，又富于创新。王霞宙明确强调要深切关注现实生活，画“活本所有，画本所无”[16]的形象，

力倡写生，努力改变明清以降中国画陈陈相因、沉迷于摹古的弊病，努力开拓新的题材内容。汤文选画出了《说什么我也要入

社》（1955年，100cm×69cm）等关注民生、深入民心的精品力作。陈迪和极富传承性和创造性的方笔山水、李乃蔚厚重扎实的

写实人物、陈孟昕吸收西画之冷暖色调而形成的独特审美效果，无不使得当代中国画呈现出大放异彩的新面貌。

荆楚画派对传统的坚守和对创新的实践，显示出了重要意义。它是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

贵探索，同时也为当代湖北绘画艺术界的整体发展以及艺术家的个体创作提供了一些有益参考。对百余年来历经变革与动荡，

几乎完全浸润在西画审美体系中，快要失掉自身核心理念的中国绘画艺术而言，“固本浚源”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是

未来中国画可持续发展的艺术根基。[附注]本文获得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大学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研究中心”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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